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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总说：“打一世的江山，不够吃一顿腊
八粥。”小时候我学他说这句话，却并不能理解
其中的意思。后来，他每年腊月初八熬粥，用花
生、绿豆、红枣，桂圆、莲子和足碗的米，熬得
很浓，很浓。平时我们晚上吃的粥，是中午饭
后灶锅上剩下的锅巴被我祖母用锅铲子铲下
来，再用葫芦瓢舀两下水煮的，清澈得能照
出人脸。腊八这天不一样，祖父熬粥时，我和
弟弟会早早地候着，空气中弥散的，不只是
粥的香、粥的甜，是年味，是快乐。祖父一
一给我们盛好，给我的是搪瓷把缸，给弟弟
的是搪瓷洋碗。弟弟会不时拿他的洋碗跟我的
把缸比一比，生怕少分了。我吃得太快，弟弟
讲我没有等他，很生气，嚎啕大哭。祖父从我
们够不到的条台上，夹一块冰糖放进弟弟的
碗里，弟弟立时雨消云散，喝着粥，得意地看
我几眼。

“小孩小孩，你别烦，过了腊八就是年。”喝
过腊八粥后，周遭的孩子不只如此拍着巴掌唱
着，心里也都在扒着日子，盼着年。小年夜，也
是送灶夜。小镇不大，老街青龙桥居民仅几百
户、拢共万儿八千人，但送灶却分在了两日。
易、柏、万等姓的人家，是在腊月二十三，而镇
上大多数人家则是腊月二十四送灶。祖父解释
说，他们是镇上的少数姓，所以才跟我们不一
样。长大后读史，才明白本地人大多数由苏州阊
门而来，如我先祖般，皆为张士诚所部，被罚为
盐丁灶户，而少数姓则是安徽、山东、河北等北
方移来，要么是监工，要么是密探。南方人是腊
月二十四送灶，而北方地区则为腊月二十三，是
故小镇送灶要分为两日。

腊月二十四，祖父一大早便会带我们上街去
赶集，在糖摊上买糖画，或龙形，或凤姿，既好
看，又满是麦芽糖的甜味，我和弟弟很着迷。祖
父买好的糖画，是不敢让我和弟弟拿的，生怕被
舔上一口，在祭灶时被灶王爷被嫌弃。回去的路
上，为转移糖画的吸引力，祖父牵着我和弟弟的
手，用他不着调的旋律，哄着我们唱童谣：“拗
满堂，牵满堂，一包果子一包糖，送我家宝宝上
书房。书房门不开，送你上大街。大街不准跑，
送你上狭桥。狭桥上有个洞，一掉轰哩隆。”

我和弟弟眼巴巴地望着家里的仪式：先用糖
画祭灶，再烧香放炮竹，祖父虔诚念叨：“灶王
爷爷，请吃糖。先甜嘴再甜心，望您上天言好
事，下界保平安。”念叨完了，再把旧的灶王菩
萨画像请下来焚化，等除夕夜祭拜天地、接灶王
爷从天上回任时，再把新的木版年画贴上。这
些都不是我们关心的事。仪式完成，糖画就归
我们了，这时的幸福才如花一样在我们的脸上
绽放，我们争抢、商议半天后，开始瓜分，舔
上几口便放到中堂的条台上，第二天还要跟小
伙伴们“斗糖”呢。

􀳁 流年碎影

“斗 糖”
施小军

故乡小镇，名曰破罡。古典，诗意，很
有道家风味。罡，是北斗七星的柄吗？是烈烈
长空上的风吗？好像都不是。因为从字面分
析，“罡”并非褒义，是一种意识，一种败
坏，一种大逆不道。家乡人纷纷传言，这与阮
大铖有关。

这种传言真的正确吗？怕也未必。
阮氏的历史，光辉灿烂。桐城阮氏源于陈

留阮氏。陈留阮氏传至东汉南阳太守阮况，子
孙谨奉为一世。“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为五
世，“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为六世，阮咸为七
世，称“陈留尉氏派”。传至唐阮枞江为三十
世。这套幸存的宗谱，系安庆敬敷书院山长阮
氏裔孙阮强牵头补续，仅谱序就达十四篇之
多，其中就有明代光禄大夫兼太子太保户部尚
书武英殿大学士何如宠与阮门女婿——翰林院
修撰、崇祯帝讲筵官、状元刘若宰作的序。规
格之高，实属罕见。

大唐咸通末年，有绿林豪客结寨桐城断腰
山，打劫江面官船，烧杀淫掳，无恶不作。阮
枞江奉旨率部前往剿匪，匪患既灭，朝廷赐封
其为“镇江南大将军”。当地百姓感恩戴德，将
原来的断腰山更名为“山”，取山中匪贼平了
之意。阮将军生于黄土高坡，那里风沙扑面，
满目苍凉。他羡慕山一带风光旖旎，便在
山脚下选址定居。自明代阮鹗开始，山阮氏
科举香火绵延兴盛，至阮大铖四代，五人中进
士，二人中举人，堪称簪缨世家、名门望族。

将军剿灭匪患之前，山四周人烟稀少，
如今留下的地名仅有驻马墩、马头、旗杆等，都与
将军当年率部驻扎军队相关。与山阮家享堂一
水之隔的是胡家岗，岗上及沿水聚居的村落是明
朝初年由江西瓦屑坝移民至此的胡氏家族。当年
这一带没有官道直通县衙，军队给养、军事公文
传递以及官员出行，全靠舟楫，码头位于斗门口
以北的查家咀，称官泊艄，停泊官船之地。渐渐
地，码头由军用、官用，演绎成官军民合用，形成
了集市，即破罡集镇的前身。

大明年间，阮氏先后多人相继官袍加身：
曾祖阮鹗，官都御史，浙闽巡抚；曾孙阮大
铖，官至光禄卿、兵部尚书。尚有河南参政阮
以鼎，庆阳知府邵武太守阮自华等。有官泊艄
这个码头，不足为怪。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道学与堪舆文化逐渐
盛行。当地的堪舆大师们将阮氏发迹地——
山视为“双龙共嬉”。“双龙共嬉”又称“黄
龙出洞”，其地穴位于山北麓。仔细辨之，可
见两条突起的山脊如遒劲逶迤的黄龙迎风呼
啸直奔湖水。山有大小山洞72个，而这两条
黄龙正是从山顶大小风龙洞腾云驾雾，直奔沧
海。在没有围湖造田以前，湖水直接通江达
海。山脚下的白荡湖很美，“竹湖落雁”（原
名竹子湖，后名白荡湖） 是“桐城八景”之
一。堪舆师还有一说，从山对面的巢山俯
瞰，山脚下是“北斗七星地”，北斗七星的

柄就在阮家享堂。坊间
还有一说，那就是阮大
铖 命 带 天 罡 。 在 生 辰
八 字 解 读 中 ， 命 带 天
罡，必定成材。

人嘴两块皮。阮大
铖朝廷为官时，吹得天
花 乱 坠 的 是 堪 舆 师 ，
说山断腰平顶出奸臣
的是堪舆师，说阮大铖
天罡作乱，作奸犯科的
也是堪舆师。坊间诸多
传言，堪舆师难逃其咎。

嘉靖四十四年，一

代名臣胡宗宪在狱中气愤交织，引刃自瘐。此
前的嘉靖四十一年，胡宗宪就因“严嵩党案”
入狱，四十三年解官归里。胡宗宪在总督任期
与巡抚阮鹗双双积极抗倭，斩徐海，俘陈东，
降汪直，断绝倭寇内应。历经数年，弭平倭
患。但抗倭中因某些战事意见相左，前者主
抚，后者主战，但两者皆同仇敌忾，抗倭目标
一致。胡宗宪入狱与阮鹗无关，阮鹗入狱也是
受小人诬陷。他们后来的平反昭雪，就足以说
明问题。可当时音信不通，不明就里的胡氏族
人在堪舆师的唆使下，在官泊艄附近到后来的
破罡街水府庙构筑起一座北圩埂，意在截断风
水，让黄龙困守山。阮氏自然义愤填膺。一
边是胡氏族人筑堤，一边是阮氏族人毁堤。这
种拉锯战持续了好几年，最终一状告到县衙，
毕竟水利兴修事大，保农田，保粮食，保稳
定，是一方诸侯的要务。但县官大老爷此时最
顾忌的是远在朝廷的阮大铖，他不得不亲临现
场，看看堤已筑成，就请商会牵头集资，在北
圩埂南端构建水府庙一座，让山“双龙”世
世代代享受湖边子民供奉。北圩埂，就是这样
在县太爷的斡旋中建成了。为了泄洪蓄水，胡
氏族人在堤上开掘斗门，筑起石拱桥一座。这
桥得命名吧？于是，胡氏族长绞尽脑汁，最终
请道士盛装出场。道士摆上香案，供上三牲，
迈着九凤破秽罡步，口中念动真言：“北斗灵
灵，魁罡复身，拘魂制魄，夜卧安宁，万神守
舍，气气通神……”地名“破罡”一词就在这
一法事中定了。那是道士的谶言，也是一方水
土的民意。于是，就有了“先有破罡桥，后有
破罡镇”一说。

北圩埂建成后，原先的湖水被一刀切断。
内河也得有个名字吧，既然桥的名字叫“破罡
桥”，那河的名字也就叫“破罡河”吧！

斗转星移，风云变幻。到了大清，阮大铖
被《明史》打入奸臣卷，成了一张人人厌恶唾
弃的白脸奸臣。消息传来，河边村民义愤填
膺，一气之下，就把河的名字改了，改为“破
贼河”。这个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毕竟，那
是一种不可侮逆的民意。

因为汛水，白荡湖外波浪滔天，官泊艄集
市几度淹没，商户纷纷开始迁徙高地，选址建
房，房是穿枋结构的楼房，徽式建筑，白墙黛
瓦，前店后坊，街心青石铺地，足有一里多
长。地名破罡与阮大铖究竟有没有关系，商家
不管那些，他们关注的是每天账本上的营业
额。破罡，就是这样地活跃在白荡湖畔。一家
家的百货、布草、茶肆、酒楼、当铺、药铺、
柴行、米行、糕饼坊、水作坊、铁木匠铺、戏
苑、学校、育婴堂，包括烟馆、青楼在内，一
天比一天兴盛起来。白荡湖上舟楫往来如梭，
码头上帆樯林立，号声震天。连庐江、罗昌
河、杨湾、钱桥、义津、项铺、安凤的商贾都
把生意做到破罡，他们把外地的各种货物运
来，又将破罡的特色商品运走。新中国建立以
后，破罡这个词，一直是公社、集镇、粮站、
学校、合作社和许许多多机关单位的名称。

数百年来，有关地名“破罡”的故事就是
这样一直在我的家乡流传着，没有人不信，也
没人提出异议。可近些年有文化人查阅《桐城
县志》，捕捉到这样的记载：“破罡湖山之
河，与竹子湖相通，南接五观、天荒，自源子
港入江……”县志记载的文字是明弘治三年，
弘治比嘉靖早50余年，其时，“破罡湖”就已
出现。那么，“破罡”地名的故事传说是不是就
有点望风捕影了呢？更何况，阮大铖生于万历
年间的 1587 年，比弘治三年差 96 年，也就是
说，他出生的 96 年前破罡地名就已落地生根
了。说他与破罡有关，显然有些扯淡。

􀳁 江湖传说

有个地名叫破罡
史良高

小院 刘鹏 摄


